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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陕西省佳县古枣

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列为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

11月，古枣园近旁的泥河沟村被纳

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对于

泥河沟这个偏僻的陕北山村而言，

这些接踵而至的名号不仅使其成

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也使改变家

乡面貌的观念走入村民的生活。

在与泥河沟相伴同行的日子里，

我目睹了村民精神世界的变化。

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文化的价值，

拥有了相对自觉的保护意识，并用

行动改写着村庄的历史。

你来采访时他已赶赴黄泉

2014 年 6 月，受千年枣树吸

引，也出于对枣园近旁村落的想象，

我来到泥河沟村。在这个古朴宁静

的村落，窑洞与枝繁叶茂的枣树相映

成趣，川道与纵横的沟壑相得益彰。

我在惊叹自然景观的同时，深感遗憾

的是，传承久远的村落竟没有文字的

记载，盘根错节、枝杈旁飞的枣树

也无神奇的传说。当然，这绝不意

味着村庄没有历史，只是乡村的历

史没有写在纸上、印在书里。农民

对家庭的情感、对村庄重大事件的

记忆，都展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深

藏在泥土里。因此，挖掘村庄历史

文化，口述采访成为唯一的途径。

入村之后，我曾寻找熟知村庄掌

故的长者。但颇为感伤的是，我到泥

河沟那天，正是村里公认最有学问的

武国雄老人的周年祭日。无缘与这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队书记、小学校

长谋面，使我愈发理解了一个事实，那

就是“没有哪位老人等你采访之后再赶

赴黄泉”。这件事催促我加快工作进

程，通过唤醒村民记忆的方式，为泥河

沟留下一部可以定格历史并呈现当下

村落形态的文化志。2014年 7月至

2016年7月，我带领中国农业大学农

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先后驻扎在村里

56天，采访了近百位村民。在搜集口

述资料的过程中，村民讲述的往事以

及浸透其中的丰沛情感，给我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我们为泥河沟采录一部

口述历史的愿望也便由此萌生。

村落历史：熔铸生命的体验

文 / 孙庆忠

三面环山的泥河沟村。摄影：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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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抢救农民记忆中的

历史？因为乡村在逐渐落寞，因为

乡土渐行渐远。在传统社会，老年

人讲故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

文化传递功能。但随着录音机、录

像机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人们对口

承知识的依赖越来越小，老年人在

乡村生活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

落。然而，就泥河沟而言，如果缺

失了老年人的生活记忆和生命体

验，村落的历史将是苍白的。也许

有人会问，存留农民的生活琐事有

那么重要吗？试想，一个人如果突

然失去记忆，对曾经的生活全然忘

却，那要如何面对明天？一个家庭

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记忆，情感又

如何维系？同样，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如果对过往的历史缺乏最基

本的了解，国家就会无法发展，民

族也会失去生存的根基。我们极

力倡导抢救民间记忆，把它视为我

们这个时代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因

为那些足以留住根脉、凝聚人心的

记忆，可能会在转身之间消失，与

世代累积的乡村生活永久地告别。

2017年1月13日，当我们再次

赶赴泥河沟时，老妇女主任郭宁过

（1936年生）驾鹤西去。在前往村

子的途中，我的脑海中不时浮现老

人的音容笑貌。她曾幽默风趣地

对我们说：“当年来的时候，没有聘

礼，也没有嫁妆，做了一套新衣新

裤，骑着毛驴就糊里糊涂地嫁了过

来。”更令我难忘的是，老人家带领

铁姑娘队、红色娘子军队，为保护

枣园修建堤坝，用肩挑、用背扛、用

拉拉车从山上运石头到黄河边的

往事。我很幸运，能够亲耳听到她的

诉说，与她一起重温那段充满激情的

岁月。她的名字难以写进大历史，却

应该与泥河沟同在！

生活碎片拼接的村落历史

在驻村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与村

民共同完成了村史、村志的编撰工

作。正是通过这种特殊的文化干预，

我们把村庄的历史与当下连接在了

一起，让这个没有历史记载的村落，

从此有了厚厚的文化积累。

我们搜集的老照片、老物件、老

文书，承载了一个又一个家庭故事和

村庄故事；我们抢救的口述资料，饱

含传统和历史的集体记忆。我们整

理的口述文集由三类人群的讲述构

成：第一类是长期居住在村中的农

民，第二类是不同时期流动出村的人

士，第三类是为佳县枣产业和村庄发

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地方官员和文化

工作者。在看似平淡的讲述中，他们

的人生体验带给我们一次又一次心

灵冲击。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那

些记忆，不仅展现了陕北的地域风

情，也张扬了叶与根的情义。

泥河沟村地处黄河中段晋陕峡

谷西岸，属于沿黄土石山区，生态脆

弱，旱涝灾害频繁。因此，在村民零

散的生活片段中，对自然的敬畏、对

灾害的记忆是最为核心的主题。一

辈又一辈人拦河筑坝，一代又一代人

守护滩地枣林。在这些应对灾害的

生存智慧里，是与枣树同步成长的青

葱岁月，是被黄河推走的青春时光。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那些村民

不堪回首的往事总会不召自来：走40

里山路去通镇背粮的艰辛历历在目，

移民山西、内蒙古的窘迫犹在心头。

1976年发生黄河船难，21条生命的离

去更是村民最痛楚的记忆。当然，恩

威并济的大自然带给他们的，也有言

说不尽的欢乐与幸福。诸多能工巧匠

的文化创造，使窑洞、河坝、漫水桥等

工程成为村落的标志性建筑，使湾塌

坡峁梁成为可以驻足欣赏的人文景

观。在这些村庄事件的叙述中，石匠

武子勤（1933 年生）、艄公武占都

（1940 年生）、铁匠武耀增（1953 年

生）、主持修缮村庙的武岳林（1944年

生）、两度当选村书记的武世峰（1946

年生），他们的人生起伏是不同时代村

落生活的投射。王春英（1943年生）

老人18岁嫁到泥河沟，像养孩子一样

栽种、呵护着枣树。这份特殊的情感

使她与这块土地、与黄河、与拦河堤坝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从母亲的视角

为我们讲述了集体化时期白天出工修

田背石、晚上回家织布缝衣的生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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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贯穿其中的是人与枣树、人与

土地、人与大河的复杂情感。

除了这些生活在村里的老人，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因读书、

招工、当兵而走出村庄的人离乡虽

久，却思乡心切。改革开放后，游

走于城乡之间的“60后”“70后”和

“80后”，有读大学出村的武三卫、

武琳，有在外创业打拼的武子军、

武永存、武飞、武雄，也有回村创业

的武小斌。在他们的讲述中，言说

不尽的是乡村带给他们的幸福和

失落，是走出乡村之后遭遇的种种

无奈。无论是为了生活舍不得吃

穿的打工仔武龙、“一喝酒就想家，

就想爸妈”的武振雄，还是14岁离

家当保姆、“看到枣就会想起家乡”

的武艳霞，他们的人生际遇都代表

着一代乡村青年对生活的梦想。

他们的回忆里有孩童时期在村中

玩耍的真情，有生活困难时期的苦

中作乐。追忆时，这些都已转换成他

们对村庄的拳拳深情。这些生动的

故事告诉我们，不论路途有多远，不

论时间有多久，他们的生命都与家乡

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武开章之女武越（1945年生）是

一位特殊的村民。作为老一辈革命家

的后代，她出生在当时位于神木县贺

家川的贺龙一二〇师卫生部。虽仅年

幼时随母亲在泥河沟住过一夜，她却

始终心系故土。2000年第一次回村省

亲之后，她便开始奔走筹款，为村庄修

路、通自来水、修建水渠、建设开章小

学，为乡亲们改善生活而尽心尽力。

在泥河沟村的历史里，还有一

类人不能忘记。他们虽然不是村

民，却为村里的古枣园、为佳县的

枣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佳县寻

找脱贫出路的老县委书记许浚，为

有机红枣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强国生、县工商联主

任高剑利，把每位村民都放在心上

的驻村干部苗小军，他们的讲述让

我们看到一种力量，看到父母官为

一方百姓付出的努力。

尤令我们感动的是高峰。1978

年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他就开始研

究佳县枣树，并一直守护着泥河沟的

古枣园。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凝结着

为枣乡人民所付出的心血与情感。

科技部挂职干部刘耀和科技日报记

者李大庆，则是佳县古枣园申报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幕后英雄。他

们回忆的点点滴滴，揭秘了千年枣林

走出深闺的多种机缘。

重温家乡情感的集体记忆

为泥河沟村做一部口述历史，至

少体现了两方面的价值：一是重建人

们活过的日子，将小地方与大社会联

系在一起。二是以生活记忆的方式呈

现陕北地域文化，使之成为凝聚乡村、

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

这项采录口述资料的工作，让我

们获得了昔日重来的惊喜。在村里老

人的讲述中，破旧的十一孔窑与乡村

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河神庙和龙王

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他们

曾饱受黄河之苦，也曾享用水运之

便。如今，码头已不见踪影，艄公已走

下船头，但与大河相关的苦乐往事却

总是呼之即来。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

工程、那座护佑枣林的拦河大坝、那条

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都与汗水和

泪水共同刻录在集体记忆中。正是通

过这样的采访，有关“文革”时期青年

突击队、铁姑娘队、老愚公战斗队、红

色娘子军队的记忆被唤醒，村中那段

激情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

而对那些漂泊在外却心系家乡的

年轻人的访谈，则让我们感受到他们

“跃出农门”的强烈愿望和栖居城市的

生存困境。他们创业打工的经历，是改

革开放以来农民群像的缩影。由此，他

们的人生起伏不再是一个村落的故事，

而是中国农民共同的生命历程。

翻阅这些口述记录，小规模的社

群生活、重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事件

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会鲜活再现。生

于1942年的武光勤，是地主家的儿

子，从土改就背负了污名，几十年戴

着地主成分的帽子艰难生活。在他悲

凉与凄楚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到了

个体生命的脆弱与无力。不得不说，

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生命永

与村落相依偎的千年原始枣林。摄影：侯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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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都和这个时代相互映照着，没

有人逃离其中。

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我们可

以与千年枣树朝夕相伴，却难以揣

度它们所经历的世事沧桑。而今，

在它们默无声息的凝注下，我们问

询泥河沟的历史，记录村落的当下

形态，其深层的意义在于不让我们

的子孙丧失与祖先对话的能力。

尽管社会变化太快，好像只能

徒留“转身的忧叹”，但是透过33

位村民的生活叙事，我们可以直接

触摸陕北的村落民俗文化。在这里，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黄河、与黄土地联

系在一起。从拜师学艺当石匠到拉

船运输做艄公，从修田筑坝到“奶菜”

“浮河”，从龙王庙、河神庙的重修到

枣神菩萨的供奉，都展现了沿黄民众

的生计方式和生活形态。尤其是正月

初三至初五的打醮仪式、三月十二的

佛堂寺庙会，这些传统仪式每年的如

期“复活”，营造了历史与现实、心灵

与身体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围。这种

不断被激活的集体记忆，表面上看是村

民在重温过往生活，但其实质是村民以

文化记忆应对现实处境的生存智慧。

对泥河沟村的研究让我们深切地

体会到，一种文化能够持续，能够撼动

心灵，必须有信仰的支撑，它无关乎进

步与落后，它只是民众心目中美好愿

望的表达。正因为有祖祖辈辈心田的

滋养，文化的种子才得以存生相续，并

在因应时代的变奏中幻化形式，重现

生活。打醮转九曲、唱戏敬神等传统

仪式的复归，不是让我们重返过去，也

不是让我们在传统文化中获得心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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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藉，而是通过重塑村庄的集体记

忆，在历史与现实碰撞中找到自身

存在的真实感。这也是乡村文化

传承不息的内在动力。

在这个村庄凋敝、生活记忆不

断被删除的时代，老年人无力言及

农耕经验，尽管其中蕴含着当地人

强烈的生命意识和环境意识，年轻

人迫于生计无暇顾及乡村，甚至为

了生存而有些失魂落魄。那么，如

何促发乡村的改变？如何让农民

重新发现乡村之美，进而激发他们

对家乡的归属与认同？最根本的前

提就是乡村文化的复育。我们以民

众参与的方式，与村民共同找寻历

史，让没有自信的老人感受到自我存

在的意义和价值，让他们有了守望的

热情。与此同时，这份力量的注入，

也让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年轻人

有了回望的心念。无论是老人的守

望，还是年轻人的回望，正是怀旧和

乡愁不断地激活他们热爱故乡的情

愫，支撑着他们营造一个诗意栖居的

精神故乡。就此而言，熔铸着生命体

验的村落历史，不仅承载了柴米油盐

中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也让我们看

到古老村落里潜存的生机，看到乡土

社会的希望。

（作者孙庆忠系中国农业大学人

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农业部

全球/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

员会委员，本文系同济大学出版社

《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

述史》一书的导言，原标题为《留住根

脉》，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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❻ 转九曲：泥河沟村打醮活

动中的独特仪式。

摄影：贾玥

❼ 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和

志愿者在泥河沟考察。

摄影：熊悦

❽ 学者、设计师向村民介绍他

们改造村内公共设施的计划。

摄影：李攀

❾ 家谱、亡人名簿。
摄影：侯玉峰

 历史悠久的佛堂寺，位于

距泥河沟村约 2 公里的黄河

西岸，是周边24个村落的信

仰和活动中心。

摄影：侯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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